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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八《飲飽食醉》反思報告    Anthony Wai - R08.pdf ( 10 May 2025) 
 

何謂「飲飽食醉」？ 
 

粵語中常用「飲飲食食」來形容日常吃喝的樂趣，而「飲飽食醉」更強調「盡興」或「過

度」的狀態，語氣生動，帶有鮮明的口語色彩，又如「酒足飯飽」或「吃飽喝足」之類似

的口語句。 

 

「飲飽食醉」更能表達的情景是盡情吃喝、享受宴樂、生活富足、無憂無慮；或帶有調侃

或負面意味。例如：「你成日飲飽食醉，小心健康啊！」從這些日常句語中，如何反思找

出這「飲飲食食與神聖的意義」的關聯？以下是一些反思。 

 

反思（1）： 從「飲飽食醉」意念中領悟如何找出「信、望、愛」三德 

 

首先，飽食是滿足人的擁有食慾、而飲醉是與眾分享歡樂的心態，最終目的還是要從飲食

中維持我們的生命，而食物和水或飲料是來自大然中各種的產物。 

 

其一「飲飽」與「信德」：生命的根基性渴求 
 

人們從食物中追求健康的生命，而飲水是生存的根本，如同「信德」是靈性生命的根基。

兩者皆是生命的根基性渴求。 

 

有信仰的我們更知道天主是萬物的創造者（創1：28-30），反映了天主對人類的供應和照

顧。我們應懷有對超越性真理的「渴慕」與「领受」，如同人本能地尋求解渴之源。基督

教的「信」不僅是理性認同，更是像飲水般讓神聖滋養渗透生命。我們找尋的是「活水」

。信德引導人追問：「什麼是真正的活水？」聖經中已有答案，經上說：「誰若喝了我賜

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若4：

14）在祂內，我們的心找到安息。 

 

其二「飽食」與「望徳」：指向未來的滋養 
 

進食是誰持未來生命的行動，如同望徳是對天主應許的期待。正如經上說：「 

因為我們得救，還是在於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見，就不是希望了；那有人還希望所見的

事物呢？但我們若希望那未看見的，必須堅忍等待。」（羅8：24-25） 

 

飽食需日日重覆，望德亦是須要「持續仰望」的狀態，而「五餅二魚」的奇蹟是聖體聖事

這偉大奧蹟的一個預兆，在 

即使在靈性匱乏中得到每天恩寵的供應。使人在現世飢餓中仍望向那「將來的飽足」---

「天國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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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食醉」與「愛德」：超越功利的共融 

 

醉酒在聖經中有雙重意象。一為負面指放縱，如經上所載：「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亂

；卻要充滿聖神。」（弗5：18）二為正面卻可象徵愛徳的「忘我」與「陶醉」，如雅歌

中寓意愛情如死之堅強。 

 

真正的愛如同美酒，使人突破功利計算，進入犠牲與共享，猶如耶穌在加納婚宴中變水為

酒一樣。 

 

「飲飽食醉」常是群體行為，愛徳亦然--- 它建立「共飲一杯」的團契之中。正如經上所

說：「我們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

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

享這一個餅。」（格前10：16-17） 

 

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食糧; 到我這裡來的，永不飢餓；信從我的，總不會渴。」（

若6：35）這正好讓我們知道只有祂才能滿足人的精神飢渴和祂愛我們至極的表現。 

 

綜合反思：從感官到聖德的三重轉化 
 

「飲飽食醉」作為感官體驗，若停留於本能層面，可能淪為貪欲；但若提升為靈性象微，

則揭示三徳的本質。 

 

信德：承認「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 

            「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瑪

4：4） ，應轉而尋求真理的活水。 

 

望德：在凡俗現世的「飢餓」中，持守追求神聖永恆筵席的盼望。 

 

愛德：以「醉」於愛的慷慨，打破「自我」中心為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猶如聖經中所

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

。」（若13：34） 

 

我們相信這信望愛三德的泉源不是我們，而是來自天主，是天主給我們的恩愛、能力和品

質，當然也需要我們全情的接受和配合，使得信望愛三德，在我們身上能夠開花結果。 

 

上述解讀皆呼應我們天主教「道成肉身」的精神 --- 神聖價值並非脱離凡俗日常生活之

中，而是可透過最基礎的飲食經驗，導向更深層次的屬靈醒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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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2）從「飲飽食醉」轉向「安貧樂道、粗茶淡飯」之精神的路 

 

「飲飽食醉」與「安貧樂道、粗茶淡飯」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從「飲飽食醉」的

感官沉溺，轉向「安贫樂道、粗茶淡飯」的精神沉淀，是一條從外求到内修的覺醒之路。

這一過程往往伴随以下階段的轉化： 

 

 當饕餮盛宴成為例行公事，酒精的眩暈不再带来愉悦時，身體會率先發出抗議。高血糖

、脂肪肝等现代病成為警訊，暴露出「過度飽足」本質是另一種匮乏——對生命質量的透

支。 

    

 在消费主義神話中，幸福與佔有量成正比。但當最新款手機、米其林美食带来的快樂持

續時間越来越短時，人開始質疑：快樂是否被物化為可計量的商品？ 正如明代《菜根谭

》「濃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的體悟，成為新的参照系。 

 

  我們若從主動去選擇簡僕生活。例如用當時季節蔬菜代替進口食材，以步行代替網約車

。這種「匮乏体验」或「減法中的生活實驗」反而激活了被麻木的感知力——發现白粥配

腐乳的層次感，聽見窗前麻雀争吵的戲劇性。例如蘇軾在黄州「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豪奢

，與後来「白菜腌菹白鹽红」的從容形成有趣對比，證明幸福密度與物質濃度無關。 

 

 當胃不再被過度填充，心靈便有了呼吸空間。粗茶淡飯的物質極簡，恰恰為思想提供了

豐盈可能，這是精神容器的擴容空間。例如颜回「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正因他的

快樂源泉已轉向「聞道」的精神維度。也如夏神父提及「常滿-（擁有）及常空-（去）」

之滿足願望。若能放低生命，從凡俗走向神聖的層面，便能獲得永恆生命的喜樂與平安。 

 

 當自己跳出饕餮競赛後，突然看清世界上同時存在着营養不良的兒童與被倒掉的過剩食

物。这種認知會催生新的倫理選擇，這是共情能力的覺醒。如《論語》所言「飯疏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例如托爾斯泰晚年放棄贵族飲食，與農民同吃黑面包

的行為，正是這種共情具象化的表現。 

 

这種轉變絕非消極的退避，而是如陶淵明「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主體重建。當代

人或許不必極端地簞食瓢飲，但可以在「七分飽」的生理狀態與「三分閒」的心理狀態中

，重新校准幸福的坐標——正如禪宗所言「飢来吃飯倦来眠」，最簡單的生活反而需要最

深刻的覺悟和反思。 

  

 


